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十二笑
第二笑  昧心友賺昧心朋

　　留學先生講五倫，五倫居一是良朋。　　古人重義妻孥托，今日通家骨肉稱。

　　豈忍亂閨萌苟行，且窺麗色願交蒸。

　　如斯惡薄真堪笑，誰信肝腸尚可憑。

　　這首詩，詞意雖淺，感慨甚深。只為如今人，開口說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動不動把劉關張做個成案，拜香頭，稱哥長，張家郎排

行第一，李家子排行第二，出則同坐，坐則同席，且道你我既做弟兄，一概客套，全用不著，到那弟兄家去，竟直入內室，見了他

父母，便叫伯伯姆姆，見了他妻女，便叫嫂嫂大姐。有等好心人，以此為相厚相親，就有一等沒好心人，借此為由，窺人妻小，便

起個不良之念。有等正經婦女，見了丈夫的朋友，面紅耳熱，滿臉害羞，巴不得三腳兩步，迴避了去。就有一等欠正經的婦女，一

見便叫聲叔叔請坐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嘻嘻哈哈，偏要向人前賣弄波俏，在如今世情，以此為伶俐活動，而實是招風攬火之媒也。

所以在下常說朋友雖最投契，內外之嫌斷該有別。寧可膠柱鼓瑟，閨閣之中，不容相見。說我是老古板，不通世俗的蠢漢，這個名

兒當得起。若縱容婦女與男子們慇懃酬酢，瓜田李下，毫無避忌，分明是開門揖盜，被人說是活鳥兒。這個牌坊，卻不好領受得

起。況婦人家水性，貞潔的少，沒見識的多，被男子們甜言美語，挑動春心，或是挨肩擦背，勾引上鉤，縱然與自己丈夫極是恩

愛，便要分一半念頭與他們親熱，巴不能背著丈夫眼睛，圖個共枕同衾，只認是隔鑊頭飯兒好吃了。這雖說婦人心腸易變，然病根

原是丈夫治家不正，未曾把客至請坐，各有內外八個字，細味一番，只抹做千年舊話，不合明宜，居今之世，惟有不分你我，大家

混帳，才是四方囫圇，帶匾的妙人妙法，到處可以挨得腳進，合得局去。那曉得古人有言云：

　　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　　朋友未必個個忠誠，妻孥未必個個貞良，若一許其內外相通，開這條路，容人走熟了，憑著你做丈夫的十分伶俐，一日十二個

時辰，簽上十二張封條，恐怕也封不定那送情的眉眼，最癢的東西。如今先且說個朋友調戲的故事，演做笑話的開章，非惟笑人之

凡戲無益，而且笑人之閨門不肅，以致遂成話柄。

　　那人叫做趙華，與一個朋友叫做欽泊，兩人原係髫齒之交，同里同學出去會文，必定雙雙而去；出去考試，也必定雙雙而去。

就往外赴席頑耍，亦必相約雙雙而去。你到我家，有飯就同著妻子一桌吃飯，我到你家，有酒便同著妻子一桌吃酒。總之相好到極

處，只多得一個頭兒，古人所謂刎頸之交是也。趙華年長一歲，欽家娘子只以「伯伯」相稱。欽泊到趙家去，他的娘子相待，賽如

親叔一般。約有二十年往來，情意愈加綢繆，內外略無顧忌。

　　但欽泊做人最流亮，又最尖刻，講出的話，舌頭上討得些子便宜，也是快活的。偶然一日，用了幾杯酒，乘著酒興，步到趙

家，去尋趙華，同往郊外踏青。不想趙華家裡清貧，應門並無三尺，所居一個小小園亭。亭外竹池圍繞，甚覺幽雅。娘子在家，親

操井臼，不必說起。即洗淨衣服，通是身任其勞。那日正坐在池邊青石上，低著頭兒，手執衣槌，把幾件舊衣服在那裡搗淨。卻不

揣著欽泊忽地到面前，叫一聲：「大嫂，哥哥在家麼？」趙華娘子若論見了丈夫不相知的朋友，自然站起身來對答，或是急忙迴避

了。只因托在丈夫相知，朝朝暮暮相見，所以依然坐著搗衣，口裡但回言道：「午間便出去的，叔叔尋他做甚？」欽泊聽得回言不

在家，也不答話，便帶笑而去。尋到一相知僧寺中，趙華正同幾位朋友在那裡試新茶。趙華見欽泊走至，即開言道：「老弟來得湊

巧，正是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門，可喜。」便傾一甌，遞與他。欽泊接在手中，一頭飲，一頭向著趙華，只管嘻嘻的笑。趙華道：

「老弟，你笑則甚？想必心上有什麼得意的事麼？」欽泊道：「沒有別樣得意，但適間到你家，得意阿哥的嫂嫂尼眼冰冷的。」眾

人都哄然笑起來，道：「老欽又來嚼寡蛆了。」惟有趙華聽這一句，真正：

　　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

　　一言入耳，滿身冷汗。

　　半晌嘿嘿無語，把試新茶的閒情逸興，都撇在東洋大海去。乃急急與眾交作別，一口氣跑到家中。娘子方在那裡，把淨過衣服

收拾灑浪。趙華向前急問道：「娘子，娘子，我且問你，老欽方才曾來麼？」娘子道：「方才到家來尋你，我回他不在家，火速就

去了。」趙華口裡沉吟道：「既是就去的，他怎麼說出這句話咦？蹊蹺，好蹊蹺。」娘子見他自言自語，便扯著趙華問道：「他說

什麼來？你是這般光景。」趙華歎口氣道：「他在眾耳眾目之地，說得意你屁眼冰冷的，這句話事有可疑，教我何面目做人？」娘

子頓然變臉大罵道：「短命的，慣要這樣嚼舌根，他方才見我坐在池邊青石上搗衣，便帶笑而去。我也不在話下。誰知他心上便生

出這一句惡談來調戲你，致你生無數疑惑。這是你第一個好朋友，總成你妻子這樣光輝，還該去謝他才是，怎生悶悶不樂？」說得

趙華又嘿然無語，心裡卻隱恨欽泊之無狀，也要想一報復之策。自此處處留心，依然與之相厚。

　　適值那年宗師歲考，趙華照舊拉了欽泊雙雙而去。不期考過發案，趙華高列一等，欽泊卻因文理荒疏，考居五等。平日說人笑

人，今番當場出丑。兀坐在寓，又羞又悶，趙華乃乘此機會，佯為勸解，道：「考試無常，多少高才飽學，中舉中進士的，當其未

遇，常有這般折挫。老弟襟懷磊落，如何也學腐頭巾態，而遂為鬱鬱？我且和你往外邊去閒闖閒闖，消遣一回再處。」欽泊被趙華

強勸出寓，先拉到一酒館中坐下。趙華喚酒家，打下兩壺酒，排下幾碟菜，與欽泊坐飲。欽泊素性好飲，今因知己把盞相勸，不免

盡歡大醉。趙華乘其酒興，又拉到一種子春方鋪中，打開銀包，買了許多春藥，又買了兩個角先生，袖回寓所，乃向欽泊道：「我

和你把春藥各分其半，把角先生也各分其一，藏回家去，做個取樂之具，也算出外土宜之敬，諒娘子們必然笑納。」欽泊因酒助了

興，只認是趙華美情，乃帶著戲謔道：「詩云：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。做兄弟的怎好不受？」趙華又乘其受領，再去調弄他道：

「角先生這件東西，經風便脆，必要和春藥收藏在腰間，得人暖氣，用之則溫柔可愛。男女俱覺有趣。我如今就要藏在汗巾裡了。

」欽泊道：「小弟腰間係一個肚兜在此，把來藏在裡面，可使得麼？」趙華道：「肚兜尤妙。」便把春藥與角先生一齊替他納入。

又吩咐須緊緊藏好，不可被人瞧見，惹做笑話。欽泊道：「多感分愛，我當牢記。」誰知早已墮入趙華計中。

　　不一日，宗師發落，兩人同舟而歸。將次到家，趙華向欽泊忽然皺眉捏鬼道：「我未出門時，家中飯米已少，如今出外半月，

不知怎生度口？前面有個敝親住在那裡，趁此便道，待我先上岸去，向他告貸些米糧，省得歸家釜中如洗，不好意思。我的行李，

煩老弟收拾在宅，少刻便央人來領。」欽泊信為真情，答言：「曉得。」趙華登岸，急忙走到欽泊家裡去，報與他父母道：「令郎

考試失利，回家恐兩大人見責，暗地裡買一口利刃，緊緊藏在腰邊，刻刻要想自刎。小姪在舟中奪住了幾次，幸得保全。少刻回

家，老伯必須搜出，以防其不測之變。況老伯止生一子，豈忍其死於非命？小姪情誼關切，故特先來報知。」欽老兒聞言驚愕，又

不勝感激趙華。趙華說罷，疾忙便去。

　　急得其父倚門而望，望見欽泊走到，雙手扯住道：「我兒，你不要這般短見，腰間藏刀的，快快取出來罷。」欽泊一則羞考試

失利，面多慚色；二則有這私鹽包，藏在身邊，惟恐出乖露醜，一發急得面紅語塞，捧住了腰，口裡但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

麼。」欽老兒見兒子十分著忙，益信趙華之言為實，乃大喊道：「媽媽，娘子，可一齊來搜他的腰裡。」欽泊被父母抱住了身，妻

子扯開了手，伸在他腰裡去一摸，果然捏著一件硬東西，也大喊起來道：「果然有的刀柄，先捏著在這裡了。」欽泊此時更加侷

促，用力掙脫，怎當得父母妻子上下人等，扯手的扯手，解衣的解衣，層層扭開，只見腰下露出一個肚兜，兜裡摸出兩件寶貝，通

用紙兒包裹，乃是：

　　揭被香金不換，滿牀嬌鎖陽線。無非助火通宵，戰著些津唾尤堪羨。更有一件硬東西，白晶晶，光黯黯，分明挖空蘆萄段好新

鮮。霎時露醜無顏面。



　　娘子解開包兒看時，反覺沒趣，忙向地下一丟，小丫鬟不懂什麼，拾起來戴在手中指上道：「不要搜了，大相公的肚腸急斷了

一段出來了。」那娘子又好惱又好笑，其餘春藥，紅的紅，白的白，黃的黃，丫鬟們又認是糖松子丸兒，大家搶幾粒來，不辨滋

味，送下喉嚨去了。氣得那父母目睜口呆，乃大罵道：「不成材的畜生，原來在外邊這般狂蕩，那裡還有心思去讀書作文？考居下

等，實為不□！」罵之不已，繼之以打。欽泊因贓證現據，惟有挽首順受，不敢置辨一句。趙華在外邊打聽，暗暗得意，隨口拈出
四句道：

　　昔日屁眼冷，今日腰間硬。

　　言悖而出者，無悖而答敬。

　　一連幾日，欽泊被父母鬧炒，不敢出門，還認趙華是好朋友，思量要請他來解勸父母。因在娘子面前說道：「趙家哥哥，兩日

如何不來看我？」娘子道：「前歸家時節，他先來報，說你恁般恁般，所以爹爹媽媽著緊來搜，豈知弄這樁笑話出來。這是你第一

個好朋友，如何說話沒個端的？指東話西，弄得一家不和，你還要望他來做甚？」此時欽泊方悟趙華之取樂，步步入其圈套，而向

者都不覺也。兩人自此遂成芥蒂，交好不終。可見極相知的朋友，斷不該把惡言相謔，涉及閨閫，然極相知的朋友，若不容閨閫中

相見，何由有此惡言相謔。總之內外混雜，便致有輕薄的人，做出這些輕薄的事，所以說小人之交似漆，君子之交如水，惟其如水

之淡，淡不親不狎，所以可久也。

　　如今再說一個因相親而相狎，因相狎而弄成一段極可笑事。總是好弟兄三字，誤人不淺。說在明末時有一個人，姓巫名杏，表

字晨新，年方二十歲，與一個朋友姓墨名斡，表字震金，年止十九歲。兩人皆美貌年少，互相愛悅，大家燒個捨身香，交兑後庭的

營生。情意極其親密，遂結為弟兄，發願苦樂同受，不分爾我，生死之交，對神盟誓。巫晨新娶妻邢氏，墨震金朝夕相見，待之如

嫂，可笑邢氏姿容生得甚麗，但姻緣簿不不曾注得恩愛二字，卻與巫晨新不十分相得。每見墨震金走到家來，反有幾分親熱，嬌音

婉吐，生出許多慇懃，道叔叔怎長，叔叔怎短，巫晨新為著自己相好弟兄，略不以為異。

　　及至墨震金新娶妻房空氏，巫晨新初次一見，便為之心醉魂銷。且道那空氏怎生模樣？只見：

　　顏同傅粉何郎，態似浣紗西子。輕盈無骨，疑從仙島飄來。還恐臨風又吹去。光豔生姿，猶如夭桃初放，卻愁彩蝶漫驚殘。多

嬌多麗，雖圖畫任是無情亦動情。

　　墨震金宴爾新婚，又娶著這樣美貌女子，人人羨他造化，料他也必十分歡喜。所謂露滴牡丹，開花恣蝴蝶彩，暢奇哉，渾身通

泰，政此時也。誰知墨震金卻把一天歡喜，翻化作一天愁悶。這是為何緣故？說那空氏貌則雖美，只有一件極要緊的東西，尚未完

備。且道什麼一件要緊東西？曾有舊人詩為證，詩云：

　　此物不堪題，雙峰夾一溪。洞中泉滴滴，門外草淒淒。

　　有水魚難養，無林鳥自棲。些兒方寸地，多少世人迷。

　　若這件東西完備，恁他頭禿腿爛，眼瞎耳聾的婦人，少不得有人寫領謝貼子一般樣貼皮貼肉，摟之弄之，到得意濃時，一般樣

叫肉叫心肝，別人做鬼臉，他奉為良家之寶，毫不覺其丑且陋也。曾記得一笑話云：

　　一少年新娶，其妻貌甚醜陋。初朝相見，其夫注目而視，妻謂夫曰：「你只管瞧我，多因嫌我貌醜麼？你卻不曉得醜婦是良家

之寶，所見何不明也？」說罷，其夫更仔細瞧覷，大叫得意得意，妻問夫曰：「你得意什麼？」夫云：「我越看你越得意，你是良

家之寶。」

　　這雖是笑語，卻原是確話。從來丈夫討妻子，苟有孔可鑽，未有不得意者，可奈空氏股間夾著一雄不雄，雌為雌的東西，兩峰

開而中凸，如沒雞巴的小公公，根露蒂而無囊，似會縮陽的海和尚。原來是牡丹亭內石道姑的嫡派兒孫。墨震金被媒人哄騙成其姻

事，娶過門時，只思想今宵歡愛，須索要款款輕輕，誰知道破題兒第一夜，編做了雨打梨花深閉門。惱得墨震金把媒人咬牙切齒，

立地要將空氏發還母家。又見其一貌如花，體態妖嬈，心裡卻又割捨不下。且更作一癡念道：「或者待我鑿山通道，深入不毛，徼

天之幸，斬關而入，亦未可知。」因此留在身伴，做個乾夫妻者。一兩月，墨震金把長槍大戟，晝夜衝突，而丸泥久封，直比金湯

之固。師勞力竭，並無寸進。墨震金乃浩歎曰：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為之奈何？」因問計於龍陽君，只得從□道用兵，由斜陽谷而
入，急攻其後。空氏始而受創，大呼曰：「扼背受敵，顧請緩師。」繼而兩國交歡，墨震金亦大喜曰：「南風日競，爾既割鴻溝以

事我，我敢不愛焉。」自此遂駐後於南，不復強國其北。空氏又善希膏沐，靚妝麗服，極其豔冶。所以墨震金悅之甚，寵之甚。非

但不嫌其為石女，幾並忘其為石女矣。

　　連那巫晨新，自初見動情之後，眠思夢想，一個魂靈兒恰像被空氏勾引了去。每日清早，便踅到墨家坐下，向著空氏，眉來眼

去，傳情送意。有時捉個空兒，踅到空氏身伴，挨挨擦擦，做出多般肉麻醜態，也不管墨震金在家不在家。總是呆呆坐在他內室

中。見空低到廚下整菜，便相幫去燒火；見空氏在灶上烹茶，便相幫去汲水；見空氏在那裡梳妝打分，他便似熱石頭上螞蟻，踅到

東，踅到西，不喚他調粉，偏獻勤兒去調粉，不喚他擎鏡，偏獻勤兒去擎鏡。空氏呼喚丫鬟，也偏要他獻勤兒答應。就是空氏到馬

桶上去解手，他也去伸頭探頸，嗅著臭氣，通道是香的了。有時空氏睡尚未起，他便朝著牀兒坐著，故意說出些瘋話來，惹引得丫

鬟們通是嘻嘻哈哈，攪做一塊兒打諢。日日習以為常，不坐到黃昏人靜，他也不肯轉身。看他是這樣著魔，備極醜態，難道墨震金

是木偶人，眼晴裡看不出，耳朵裡不聽見的？怎麼沒有一言半語，嗔怪著他，乃任其狂妄，毫不計較，豈是甘心做龜兒，一味裝聾

作啞？只為空氏是沒竅的人，外頭好看，裡頭實隨他千哄百誘，便放他著手到底，原是門外漢，料無一線生路，可容其探穴取珠

者，所以冷眼觀醉人，再不去提防道破。在巫晨新意中，只認墨震金做人糊塗，肯把老婆撒漫，他與妻子邢氏本來失愛，如今一心

迷戀著空氏，把邢氏愈加冷淡。

　　那邢氏耳中也有人走漏空氏消息，不免在家哭哭啼啼，巴不得向巫晨新索一紙休書，便去脫舊換新鮮，又抱琵琶過別船了。巫

晨新見邢氏有改嫁念頭，乃乘其機會，陪著笑臉，向邢氏道：「我與你雖做夫妻，好緣未結，如同陌路。情義既乖，我又何苦賺你

的青春年少？不若任你改嫁，另尋鴛侶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邢氏道：「你若肯放彩鳳離籠，我便做鼇魚脫鉤。有何不可？」巫晨新

道：「娘子，要去就去，但有一說。你是有夫婦女，我就寫紙休書，付你為照，只恐做媒的畢意要慮著我，不肯大膽來作伐，就是

討親的，也不肯大膽來迎娶。何若明白對我說，你的心上要嫁何等樣人，待我與你去說個決裂，親口許其無礙，這樁事便可成了。

」邢氏聽說，便接口道：「既承你開諭，我怎好再藏頭露尾。若嫁得像墨家叔叔一位人物，才稱我的心懷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墨家兄

弟新娶了空氏，郎才女貌，甚是相得，他怎肯捨得黃金抱綠磚？乾討個跳槽吃醋。」邢氏歎道：「我也曉得墨家嬸嬸果然生得十分

美貌，不但墨叔叔一人著迷科意，比不得我敗柳殘花，沒人親愛的。既不能遂我心懷，我舍這殘生，尋個自盡便了。」巫晨新道：

「你怎說出這般急話，且耐著心兒，待我弄出一個機緣，包得稱你心意如何？」

　　巫晨新恐說話長久，耽擱了墨家去的工夫，不等邢氏再說甚麼，雙腳早已移動，慌忙出門，依然又到墨家坐下。心裡卻把邢氏

要改嫁墨震金一段事情，暗地躊躇。那日乘墨震金與之對飲酣暢，乃向彼道：「不才內子，與我無緣，久斷綢繆，近者欲求改適，

我已許之，及叩其願嫁何等樣人，他惟以老弟為情之所鍾。若得相隨，方遂其願。我想老弟閨中得此奇美，那肯再娶粗陋，愚婦人

執見如此，豈不可笑？然愚兄因其所言，也作一想，欲圖兩全，老弟莫怪，我才敢說。」墨震金道：「我和你名雖異姓，實同骨

肉，有話便講，何嫌何疑？」巫晨新帶笑道：「我和你當初在神前罰誓，原說苦樂同受，不分爾我，依著這句話看來，我的妻子何

妨就伴著你，你的妻子何妨就伴著我。總之不要像別家的結義弟兄，依然要分爾我，存形跡避嫌疑才妙。況不瞞你說，我自從見你

娘子，不知何故，日日像迷魂落魄，掛住心頭。我的妻房自從見了你，也是刻刻思，時時想，掛住心頭。兩下裡害相思，何如兩下

裡行方便？照依我和你少時交兑的故事，未審可使得否？」墨震金也素慕邢氏姿色，只為礙著好弟兄三字情分，不忍下手，還是半

點良心未死。及娶了一位石娘子，無如之奈，弄其後庭，所謂好殺人無乾淨，原非所願。成親半載，惟自家有病自家知，不便告訴



於人。所以最相好如巫晨新，並不知他與空氏是乾夫妻，不肯破天荒效魚水之樂者。今日乘他要將妻子交兑，移南就北，有何不便

宜處？便滿口應承道：「當初誓願不分爾我，這交兑一事，那有使不得的理？但你我雖極相知，極相信，保不得婦人裡邊較長論

短，日後或生反悔，依舊要換將轉來，豈不被人笑話？巫晨新道：「從來說婦人之言切不可聽，我們一言而決，彼此立定主意，怕

他們翻悔甚麼？」墨震金道：「別樣事情，可以把婦人之言置之不理。如今兑換妻子之事，原是有傷風化，為朋友所不齒者，倘婦

人家心上有所不遂，彼此聲張起來，那時覆水難收，不可不慮。」巫晨新道：「便是呢。兄弟可有什麼妙策，保得沒有反悔？就要

我做哥哥的兩把刀兒，無不從命之理。」墨震金道：「除非立一交兑妻子文契，各執為證，照內眷們也書個允議花押，庶可保後來

無變。」巫晨新聽了，不勝歡喜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妙策，妙策，賽過諸葛。可煩老弟即便起稿，兄依命謄寫如何？」立時取出筆

硯，巫晨新急忙磨墨，墨震金將要援筆揮寫，又說道：「待小弟先寫自己的，好與哥哥作樣。」乃寫出幾行云：

　　立兑棲房文契

　　墨震金今有自己空村棲房，情願出兑與巫處管業，當得房價償銀十兩正，成交之後，聽恁改為正室，出自兩願，並逼，並無反

悔等情。如先悔者，即以謀占理論。恐後無憑，立此絕兑棲房文契為照。

　　寫完，即遞與巫晨新觀看。巫晨新道：「你念與我聽。」原來巫晨新是個不通文墨的浪子，雖有眼珠，卻認不多幾字。那墨震

金自小聯明乖巧，筆墨裡邊到有幾分相熟，所以寫契中間，故意寫幾個別字，以妻房為棲房，以空氏為空村，又寫謀占二字為伏

案，像個出賣房屋一般，明欺其不懂文理，且恐其交兑之後嫌那空氏是個石女，不免要生反悔，或致告官涉氣，俱未可知。故此做

個綿裡藏針之法，名為兑妻，而契同賣屋，就日後執此紙為據，到官府那邊去，誰個信為兑妻文契？此是墨震金一片機心，巧於簸

弄人處。即先前推托婦人要生反悔，說出許多危疑之語，哄得巫晨新沒個擺佈，然後畫這立契一策，逼其允諾，又自己先寫一別字

文契，作障眼妙訣，卻為那石女一段隱情，惟恐入門生變，所以用盡機關，如行兵者，先設處營，以疑之後，棄糧草以餌之誘，其

入陣，遂一鼓而擒之也。可笑巫晨新一心迷戀空氏，全不省覺，見墨震金慨然先立文契，念與他聽，分明接著一道恩詔，滿懷歡

喜，也不看其字樣，也不詳其文理，雙手捧著這張契，再不肯放下，口裡但說：「十兩銀子，從何處去設法才穩？」墨震金道：

「寫你的兑契時，也填上十兩，大家妝個虛幌子，原不消取出來的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墨震金道：「還有一說，銀子卻

不消得，那居中朋友，這個卻少不得。若沒有居中的，便是私相授受，無足憑據。畢竟尋得個你我相托的人，煩他來作一證見，才

為確當。」又哄得巫晨新左思右想，想了一回，乃向墨震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左近的秋根那廝，與我們也算是好弟兄，他生平惟

貪鋪啜，待我買些酒肉，與之醉飽，不要與他說個明白，混帳教他做個兑房居間，他萬無不順從者。你道可好麼？」墨震金道：

「極妙的了。但又有一說，秋根與你家相近，今日可同到你家去，請他來完成此事，神不知鬼不覺，方為穩便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如

此說時，便到我家去罷。」

　　兩人攜手出門，頃刻走到巫杏家裡。一面備辦酒肉，一面去請秋根。那秋根聽見請去吃酒四字，恨腋下少生兩翼，如飛趨至。

酒餚已先擺列，一到，扯他便飲。秋根謝道：「沒些事故，怎當厚擾？」巫晨新道：「今日偶與墨家兄弟做一樁兑房交易，托在相

知，特奉屈作中，玉成其事，勿罪簡褻為妙。」秋根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小弟當得效勞。」說罷，惟有伸著頸兒吃菜，低著頭兒呷

酒，手不停杯，並沒有閒工夫與他們一句閒話。墨震金讓他快飲，私自與巫晨新再立其兑房文契，原是墨震金起稿，巫晨新不過依

樣畫葫蘆，略不更改，其契與前契大不相同。契上寫道：

　　立絕賣室，巫晨新有向年所得邢氏內房，今邢氏不願為室，巫亦情願轉售，央中秋根賣與墨處，當得房價銀十兩正，成交之

日，即將邢氏內房交付。墨處收管出自本人心願，並非謀占相逼。三面議定，永無反悔，並原房邢氏亦無異言。立此絕賣文契為

照。

　　據此契看來，墨震金並不寫半個別字，而文理中間又藏著許多筋節，一個步步用心，一個卻步步粗鹵。巫晨新但知要緊空氏上

手，其外毫無疑慮，又撞著秋根，攮著一包酒飯，爛醉如泥，不管他們山高水低，提起筆來，把兩紙文契胡亂盡書花押。巫晨新也

押了字，袖到裡面，去與邢氏書押。那邢氏已遂心願，喜之不勝，端端正正寫了一個十字，心裡還不放下，又扯定丈夫，逼其在文

契之尾，蘸濃了墨，打下一個手印。便收過文契，藏在袖中。又去請墨震金進來，向他道：「文契我已收著，不可再延時日，致生

他意。快些去喚一乘小轎，抬我到你家去。隨即將空氏抬到這裡來，豈不兩便？」墨震金暗裡又使心機道：「我與巫哥只因好弟

兄，情分誓願，不分爾我，所以做下這樁事情，可保必無他意，婚姻大事，須要揀個日吉時良，不可草率。」巫晨新偏是性急，便

取黃曆來觀看。墨震金道：「後日才是上吉，到那日早間我先來迎娶，晚間哥哥來迎娶方妥。」巫晨新道：「又分個早晚，卻是何

故？」墨震金道：「空氏尚有老娘住在百里之外，明日打發人去，請他來代眼過門，免得日後老人家說長話短。約計往還，必須過

午方到。故此要遲至晚間，實是為哥，非有他也。」巫晨新道：「老弟深思遠慮，可謂周匝之極，敢不一一如命。」哪曉得墨震金

一心慮著兑換石女，決有反悔，巧於用計，遲延一日，回到家中，急忙收拾些衣飾器皿，又搜刮些資本，暗暗僱下一隻快船，泊在

城外，做個偷渡陳倉之策。

　　後日天明，便僱一乘小轎，到巫家去抬了邢氏，約其徑往城外登舟。自己在那邊相候。去不多時，邢氏早已抬到，扶其上船，

急忙掛帆，飄然遠遁。

　　昔日扁舟載五湖，今朝巧計接新夫。

　　鴛鴦戲逐煙波去，為雨為雲自勝巫。

　　墨震金載著邢氏，兼程而行，直至五百里外，投一顯宦之家。因自小學得串戲本事，遂鬻身為優童，要借其勢庇，以防巫晨新

來追訪。說起墨震金用許多詭計，換得邢氏到手，第一夜即在舟中顛鸞倒鳳，好不快活。

　　一個像餓虎擒羊，忙將舌舐；一個像健猿扒樹，頻把腰鬆。一個美津津叫聲可意娘，何緣得遇，一個喜孜孜應道好冤家，渴想

多時。一個直弄得香汗淋身，還不肯鳴金歇馬；一個也送得香眸半睡，猶赤緊臂玉勾郎。正是：舊天怎比新天好，沒竅爭如有竅

通。

　　不說墨震金和那邢氏百般淫樂，極其歡愛，再說巫晨新挨到那晚，親自隨著轎子，到墨家去抬那空氏。只見進了大門，靜悄悄

寂無人影，直走到內室中，但見空氏淚汪汪坐著，止有一個小丫鬟相伴。乃問其主人安在，小丫鬟答言道：「清早去了。」又問邢

氏可在麼，小丫鬟搖首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巫晨新也不耐煩再問，扯著空氏，急忙擁其上轎，抬到家中，將已抵暮。打發轎人出

門，便盛設酒餚，滿臉堆笑，把許多甜言美語哄動空氏，用了幾杯酒，便擁他上牀，替他脫衣就寢。空氏道：「你謂何平白地逼我

到此？」巫晨新道：「這是你丈夫情願交兑，所以娶你到家，願效于飛之樂。前日文契上面，你也書過允樣花押，怎麼今日反說我

來相逼？」空氏道：「奴家並不知情，也並未書押。都是那天殺的做這些搗鬼勾當，不但賺了奴家，可知又賺了你。」巫晨新道：

「閒話休講，待我快些發個利市，以完夙願。」便緊緊摟住空氏，先親了一個嘴，又伸手去退他下衣，把翹然如鐵的東西，向他股

間亂塞。塞了一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乃用手一摸，又摸不著門路。回頭見燈尚未滅，急忙取火一看，只見是一個雄不雄，雌不雌，

沒竅的石冤家。此時氣得巫晨新如醉如癡，呆呆坐到天明，趕到秋根家裡去，與他計較。

　　秋根道：「當初你們但說兑什麼房子，那曉得你們做這樣傷風敗俗的事？今日與我計較，除非喚過木匠來鑿個孔兒，何如？」

只因這句話，又氣得巫晨新亂跳亂嚷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，是你書押作中，今日反說太平話兒。」秋根道：「你買酒買肉，哄我去

作中的，我那曉得什麼石女金女！」兩個清早廝鬧，結扭一塊，要同到墨家去，討個墨震金的下落。路上恰遇著本地知縣經過，巫

晨新高聲叫喊，知縣吩咐帶到縣中面審。

　　那時地方押著，候其升堂訊問。巫晨新把墨震金所寫文契呈上，口裡稟道：「秋根構通墨震金，設計騙小的妻子逃去。」知縣

把文契細細觀看，乃是一紙賣房文契，便喚秋根到案前，問道：「契上寫著賣房，如何他說哄騙妻子，你當初作中，還是的係賣



房，不是賣房？可實說上來。」秋根道：「爺爺嗄，立契之日，據巫晨新原說是賣房，並不說別樣事情的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立契

還是在巫家寫的，還是在墨家寫的？」秋根道：「在巫家寫的。」知縣道：「可又來，既在你家寫的，這賣房出於你的主見了。如

何今日反圖賴，說哄騙妻子，明明是個借因造事。」喝一聲打，不由分說，把巫晨新拖翻堂下，痛責二十板，枷號一個月，斷成幾

句審語道：

　　審得巫晨新與墨震金皆小人之尤也，少為臀友，繼作姦明，不思色即是空，著貪迷而徒抱望夫之石；始如近墨者黑，受巧騙而

遷恨。園鳥之媒，亂閨傷化，莫此為甚。按律枷責，以示告弟兄者。秋根酒肉下賤，姑斥之。

　　當時聞其事者，因編成四句俚詩，嘲笑他道：

　　周郎妙計高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。

　　美貌不知何處去，笑看自己做佳人。

　　巫晨新被人嘲笑，惟有掩面而哭。秋根回去，乘巫晨新枷號縣前，悄悄尋一掠販水客，把空氏賣了百兩白金，哄他送回墨家，

一徑抬其下船，交付水客。秋根隨即逃走。可笑那水客悔氣，又領受之沒竅人矣。乃知天下無棄物也，呵呵。由此看來，自古說朋

友妻不可欺，如何借好弟兄為名，覷見人家標緻妻子，便想姦淫謀占，誰信天報不爽，我淫人婦，乾有其名，人淫我妻，安享其

趣。究竟一個弄得吃官司，無家無室，一個弄做了優伶下賤，不敢歸鄉。貪歡戀色者，有何便宜處？如今世上多少好弟兄，多少直

入內室不分爾我者，莫要太托了相知好意也，做出這般笑話。

　　評曰：

　　結兄弟原是人倫之變局，見妻子又是朋友之變局。至雲不分爾我，乃是烏龜之正局也。可供噴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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